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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喜剧小品是以“电视”为媒介载

体，以“喜剧”为文本基调，以“小品”为艺术

形式的中国原创本土喜剧艺术形式。六十年来，

电视喜剧小品一方面秉持着电视性、喜剧性、平

民性、精巧性、便捷性等本质属性，另一方面追

随着文化市场与电视技术不断变革图存，不仅在

题材内容、艺术样式、美学形态和表现手法、

台词语言等本体要素上力图革新，而且在舞美

设计、节目载体、传播手段等外在要素上不断创

新，成为中国电视文艺不可或缺的喜剧形式。限

于篇幅，本文只梳理题材内容、艺术样式和美学

形态这三个本体要素的流变轨迹。

可以说，大众文化时代民众对喜剧的渴望，

为喜剧小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基础，而现代大众

媒介——电视的普及，为喜剧小品从萌芽走向繁

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而网络新媒体的崛起

又使电视喜剧小品面临着新的抉择与变革。

一、电视喜剧小品发展历程

喜剧小品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先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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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电视喜剧小品经历了 60 年代初北京电视台“笑的晚会”的胚胎孕育期，80 年代初央视

春晚诞生之夜电视转播走红，到 90 年代荧屏发展繁荣，到新千年以来审美异化、媒介更替

式微，再到现如今拨乱反正、重塑综艺娱乐节目再度火爆，已经完成了从孕育、诞生、成

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六十年电视喜剧小品变革图存，从题材内容上看，创作主流从纯娱

乐表演到对百姓世俗生活的关照，从对社会百态的反映到国家叙事的代言，记录了时代症

候，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从艺术样式来看，由戏剧小品嫁接相声、戏曲、杂技、

魔术、舞蹈、音乐等姐妹艺术融合发展；从美学样态和表现手法来看，由滑稽向讽刺、幽默、

机智、荒诞等多元化演进。把握时代脉搏，站稳人民立场，迎接技术变革，坚持改革导向，

这是电视喜剧小品六十年发展的经验总结，亦是其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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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优表演、唐代参军戏等民间喜剧形式。20世纪

从西方传入的话剧则是喜剧小品的母体，而戏剧

院校的“纯教学小品”或戏剧院团在排练剧目中

用的“排练小品”则是喜剧小品的雏形。而电视

喜剧小品是依靠蒙太奇手法和镜头语言，被电视

艺术化了的一种电视艺术。“它是由教学型小品

发展而来，侧重娱乐性和幽默感，借助各种艺术

手段和形式涵括社会内容，表现人生世相的电视

艺术品类。”［1］可以说，喜剧小品几十年的发展

史，就是一部中国电视综艺类节目的发展史。

（一）胚胎孕育期（1961—1966 年）：北

京电视台《笑的晚会》孕育

喜剧小品的胚胎孕育于北京电视台。北京电

视台是新中国首家电视台，于1958年开播，每晚直

播，节目只覆盖北京地区。当时北京市740万常住

人口中，约有1万家庭有了电视机。1961年6月，周

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

“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北京电视台根据中央

精神，要求文艺组举办一些有益无害，不太强调

政治内容的娱乐性节目，以健康的笑声活跃群众

的生活。三次“笑的晚会”应运而生。

第一次“笑的晚会”创办于1961年8月30

日，演出的内容完全是相声，这是相声第一次

通过荧屏向世人展示。1962年1月20日举办了第

二次“笑的晚会”。为了弥补前次以相声语言艺

术为主、视觉形象不够丰富的缺点，导演王扶林

第一次将戏剧院校课堂练习的话剧小品搬上了荧

屏，并布置了一个茶座式的演出现场。这是话剧

小品第一次上电视。但随着观众来信中的批评

声，以及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

会的召开，短暂的文艺小阳春很快过去。在随后

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

为“毒草”。但“笑的晚会”从形式到内容都为

后来的春晚提供了借鉴。［2］

（二）诞生成长期（1983—1986 年）：央

视春晚转播走红

1976年，我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从“文

化大革命”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前所

未有地感受到了人性的自由。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

深入，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文化审美领

域开始产生新的文化消费需求。港台“软性文化”

首先在中国大陆兴起，邓丽君通俗歌曲的低吟浅

唱、琼瑶爱情小说的柔情蜜意，对于被禁锢多年的

当代中国大陆青年无疑是一种私密情感的公然宣

泄。而在内地，王蒙小说所展示出的语言狂欢，更

是让国人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淋漓酣畅。而紧随其后

的欧美摇滚乐则以更为激进、更为刺激的方式表达

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无限向往。

大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疑为喜剧小品提供

了孕育成长的土壤，而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普及则为

喜剧小品的传播提供了媒介支持。从1978年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到1983年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期间，中

国的广播事业摆脱了10年动乱的牵绊，走出了“文

化大革命”时期的阴影。从1983年到1987年，这五

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最快、形势

最好的时期。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广播电视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

作会议，制订了一系列快速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政

策方针。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诞生，

喜剧小品首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在这个中国的

电视叙事尚处于内容饥渴的特殊时代，喜剧小品一

经推出，便迅速得到观众的热捧。王景愚表演的哑

剧小品《吃鸡》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笑出了眼泪。而

1984年春晚，由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中国第一个
［1］ ［2］ 

［1］ 杨 斌：《 电 视 幽 默 论》，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1994，第 275 页。

［2］於春：《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三十年研究 1980—

2010》，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第 25 页。



35

中国电视喜剧小品六十年发展流变

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小品《吃面条》更是逗乐了电视

机前的全国观众。之后不过两三年时间，喜剧小品

犹如燎原之火红遍大江南北。借助电视的技术支持

和春节联欢晚会的平台，喜剧小品正式发展成为一

门独立的舞台表演艺术。

（三）发展繁荣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电视综艺和电视小品大

赛共同促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发展呈

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文化的娱乐功能日益受到

人们的认可和青睐。包括青春诗歌、闲适散文、

MTV、电视肥皂剧等形态在内的大众文化最终占

据了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

推动了电视综艺晚会的兴起，也带动了喜剧小品

的繁荣。新兴的喜剧小品以贴近生活、生动诙谐

的舞台表演，带给了观众全新的视听感受。许多

话剧、电影专业演员和地方民间艺人被挖掘出

来，喜剧小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各种

节庆晚会几乎到了无小品不成晚会的地步。

而在另一个舞台上，电视小品大赛好戏连台。

喜剧小品因投资少、创作周期短、富于时效性、为

平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等优势，成为各级各类大奖赛

的主角。1986年9月陕西电视台领全国小品大赛之

先，举办了“陕西省首届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

首创评委现场亮分、电视现场直播的电视传播样

式。1987年6月和1988年7月，中央电视台连续举办

了“全国喜剧小品电视邀请赛”和“全国首届专业

戏剧小品电视比赛”。至此，“喜剧小品”的创作

和比赛迅速推向全国各地。［1］进入90年代以来，

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小品比赛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各级各类小品大赛发现和锻炼了小品表演、创作人

才，推动和繁荣了小品艺术创作。

（四）徘徊式微期（20 世纪 90 年代末—21

世纪初）审美异化、媒介更替式微

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进入21世纪，随着大众

文化浪潮兴起，享乐主义、游戏人生、娱乐至上

的“快餐式”文化甚嚣尘上。为追求经济利益和

所谓的大众娱乐，喜剧小品以牺牲历史使命感和

理性精神为代价刻意追求“每5秒钟笑一次”的

所谓“笑”果。演创人员根本无暇或无意深入生

活、体验生活。于是功利性的应时之作增多，思

想浅薄、回避矛盾、克隆复制、胡编乱造、一味

逗乐成为这一时期大批喜剧小品的致命伤。

电视喜剧小品自身品质和格调不高，而且电

视综艺晚会的创新手段不够。当时的电视只是被

当作一个转播媒介而并非创作工具，喜剧小品更

多只是通过电视进行实况转播。由此以小品为主

要支撑的电视节目收视与口碑双双下降。而另一

方面，其他娱乐类电视栏目日益增多，除电视之

外的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影碟机、录

像机、游戏机、KTV、舞厅，尤其是网络时代的

全面到来，让年轻受众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了电脑

和手机。守着电视机看小品的时代迅速远去。小

品盛极而衰、江河日下的颓势十分明显。

（五）突围重塑期（2012 年—至今）

2012年的春晚不仅在舞美方面大幅革新，喜

剧小品等语言节目在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上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小品取代

了统治春晚十余载的“本山”小品，成为春晚的

一抹亮色。从此，央视春晚的舞台有了更多的喜

剧新人和新作，春晚小品努力在“娱乐”与“载

道”，“娱人”与“育人”之间寻找价值平衡。

除了央视春晚这个喜剧小品的主场，近年来

在电视喜剧真人秀的舞台上喜剧小品异军突起。

2014年被称为电视喜剧元年，国内各省市卫视推

出了几十档喜剧类电视节目，甚至连一向比较

“严肃”的央视也继《谢天谢地你来啦》之后又

［1］周光、陈孝英：《喜剧小品入门 66 问》，中国戏

剧出版社，2010，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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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一档喜剧类节目——《喜乐街》，而喜剧小

品当之无愧成为这类节目的重头戏。尤为突出的

是由东方卫视精心打造的全国首档明星喜剧竞赛

真人秀《欢乐喜剧人》，被业内称之为“后现象

级”节目。前两季创作出的小品数量相当于春晚

20年小品总和［1］，其小品表演在题材选择和表

现形式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新生代喜剧明星

的激烈角逐，使舞台充满了竞争的“硝烟”，吸

引了更多年轻受众的审美注意。

二、电视喜剧小品题材内容的流变

题材是小品的基础，是表达深化主题的支

柱。喜剧小品的主题需要借助特定的题材来表

现。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电视喜剧小品除

了很好地发挥了其娱乐功能之外，还记录并展示

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祖国建设各个方面的成就，反映了时代变迁

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一）冲破枷锁博尔一笑的娱乐表演（20

世纪 60 年代初、20 世纪 80 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初小品萌芽阶段，喜剧小品节目

比较粗糙，题材选择意识相对模糊，有的甚至没有

经过审查就直接上台了。无论是第二次“笑的晚

会”上谢添表演的小品《变脸》，还是第三次“笑

的晚会”上的《来亨先生》《熏蚊子》《驯虎女

郎》，都以逗笑取乐为主，缺乏明确深刻的立意和

主题。虽然也有讽喻社会不良现象的小品，如讽刺

不肯让座的《在公共汽车上》；讽刺不遵守公共秩

序的钓鱼人和游泳者的《一张照片》，但仍旧以模

仿不良行为的表演为主，情节简单。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一

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桎梏，文艺界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春天。喜剧小品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的

舞台。刚刚面世的喜剧小品，在选材上社会生活涵

盖面有限，没有太多主题立意方面的考虑，主要以

滑稽表演取胜。无论是让人捧腹的哑剧小品《吃

鸡》《弹钢琴》，还是陈佩斯、朱时茂联袂表演的

戏剧小品《吃面条》《拍电影》，主要看点在其表

演的绝对夸张和对自然生活细节的逼真模拟。

（二）文以载道主导价值观的生动演绎（20

世纪 80 年代末—20 世纪 90 年代末）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喜剧小品有了

选材立意的内容自觉。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经济快速发展，人们不再避讳对金钱和物质利益

的追求，经济领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乱象逐渐增

多，喜剧小品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初始关注与揭

示，开始了其社会讽喻功能的探索。《羊肉串》

（1986年央视春晚，下文凡举央视春晚只列年份）

反映了经济领域内非法经营、不诚信经营的不良

现象。同年的《送礼》批判了社会上行贿受贿的

不正之风，成为春晚反腐主题的第一个小品。

《产房门前》（1987），抨击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英雄母亲的一天》（1989）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

在的凭空拔高、捏造事实的虚假宣传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与开放程度

的日益加深，以及创作队伍的壮大，喜剧小品对社

会生活的关注面也随之扩大，在取材上也更加宽泛

自由，艺术表现和思想含量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

在主题深化上，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强调作品的思

想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展示生活实践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从新的广度和深度揭示生活。

一方面广泛针砭时弊，为社会正能量代言。

如有揭示社会经济生活中诚信缺失假货满天飞坑

蒙拐骗等乱象的，如《手拉手》（1991）、《推

销》（1993）、《打扑克》（1994）、《打工奇

遇》（1996）、《鞋钉》（1997）；有反映文化

［1］施嘉宁：《喜剧综艺门槛很高》，《北京晚报》

2016 年 6 月 21 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0621/

c22219-28464226.html，访问日期：2022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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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乱象的，揭示高雅艺术或传统艺术在市场化

时代的生存困境的《大米·红高粱》（1991年元

旦晚会）、《老拜年》（1993）、《如此包装》

（1995）；有反映政治生活中干部作风问题的《牛

大叔“提干”》（1995）、《三鞭子》（1996）、

《戏里戏外》（1997）；有反映落后观念和人性弱

点的《张三其人》（1993）、《擦皮鞋》《有事您

说话》（1995）等。总之，这一时期的小品塑造

了一类又一类的讽喻典型，在看似可笑的故事后

面，曲折地隐含作者的价值导向和政治见解。

另一方面赞美社会进步和老百姓火热的生

活。有反应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的《相

亲》（1990）、《我想有个家》（1992）、《桥》

（1993）、《过河》（1996）；有展现中国城乡巨

大变迁和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的，如《找焦点》

（1995）、《机器人趣话》（1996）、《红高粱模

特队》（1997）、《昨天·今天·明天》（1999）

等。这类喜剧小品以歌颂正面事件、正面人物为基

调，将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等题材内容加

以喜剧化处理，通过“笑”来肯定美好生活，令观

众在笑声中感受时代的精神与召唤。

（三）政治宣教与游戏“愚乐”此消彼长

（2000—2011 年）

21世纪以后，春晚小品的题材越来越广泛，

内容主题也越来越丰富。春节团圆主题、国内外

时事热点、民生话题、民族大团结、海峡两岸和

军队建设军民关系等主题已经成为央视春晚的必

选。如时事热点追踪，紧扣奥运主题的《魔力奥

运》（2005）、《火炬手》（2008）、《北京欢

迎你》《黄豆黄》（2009），反映北京奥运会给

国人带来的欢喜与变化，体现党和国家办大事的

决心和能力。如民生话题的评说：反映城市建设

的主力军——农民工的物质和情感生活的《都市

外乡人》（2004）、《公交协奏曲》（2008）、

《吉祥三宝》（2009）等；反映空巢老人生活境

遇和感情生活的《钟点工》（2000）、《家有

老爸》（2001）、《讲故事》（2004）、《假话

真情》（2007）等；反映教育题材的《圆梦》

（2002）、《我和爸爸换角色》（2003）、《送

礼》（2007）等。有反映商品经济背景下社会诚

信道德缺失，揭露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术和受害

者的滑稽和愚昧的，如《卖拐》（2001）、《卖

车》（2002）、《功夫》（2005）“忽悠”三部

曲；《开锁》《梦幻家园》（2008）、《“聪

明”丈夫》（2011）；还有反映新闻媒体的猎

奇与不良炒作，如《说事儿》（2006）、《策

划》（2007）、《不差钱》（2009）、《捐助》

（2010）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小品更加关注个

体的“人”，通过各行各业小人物的工作或生活

点滴来阐释主题，反映时代症候。

然而这一时期的喜剧小品虽然侧重了“面”

的广度，但在深度上缺乏挖掘，而且迎合受众的

游戏恶搞增多，尤其是最有影响力的春晚小品，

其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呈现出过度迎合

的态势，讽刺与批判色彩明显淡化。

（四）国家主旋律与娱乐突围新音符齐奏

共振（2012—至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春晚这一国家

主流媒体越来越注重其政治宣教功能，强调以国

家层面的“议程设置”去影响观众对于社会的认

知、判断和行动，喜剧小品成为时代立场、社会

立场和民众心声的“传声筒”和“扬声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直面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紧紧扭住反腐倡廉这个“牛鼻子”，率

领全党“打虎拍蝇”、正风反腐。于是反腐倡

廉成为小品关注的焦点。《我就这么一个人》

（2014）、《投其所好》（2015）、《是谁

呢？》（2016）、《提意见》（2018）、《演戏

给你看》（2019）、《走过场》（202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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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2021）等一系列反腐题材小品，表现了

党和政府直面腐败、整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时期，央视春晚小品成为展示新时代贯

彻实施国家大政方针成果的艺术舞台，从“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到两岸关

系、国庆大阅兵等，都成为喜剧小品关注和展示

的重要题材。而社会民生，尤其职场人的生活现

状和情感问题亦是小品关注的题材。从“家里”

的父慈子孝到“单位”的求真务实、从“窗口行

业”的笑脸相迎到“平安中国”的坚强捍卫，遵

循“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的原则，讲百姓的语言，说身边的故

事，抒发真切的情感，带去阖家快乐。

虽然近年来央视春晚在题材的选择上有所突

破，但仍有较大局限，在终极价值和塑造人文精神

等方面还无法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与春晚相比，

喜剧真人秀舞台则有着相对的开放性，它不仅能借

助竞技这一非文艺手段使舞台更加丰富刺激，而且

使喜剧小品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增，

还在题材选择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上表现出了不同

于传统小品的诸多创新之处。除了“打拐”“碰

瓷”“环保”“北漂”传统艺术的传承等大容量现

实题材的集中呈现，还有自我成长故事、电影经典

传奇、古今名人野史等也是其题材涵盖范围之列，

甚至还有罕见的战争、死亡等悲剧题材及反映未来

世界的科幻题材。虽然喜剧真人秀舞台为喜剧小品

的选材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其内容呈现上越来越追

逐娱乐导向，“三俗”问题仍较为突出。

三、电视喜剧小品艺术样式的嬗变

“每一种独立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以其他艺术

为背景，或者独具一格，或者改头换面。每个时代

都会有某种艺术企图成为大众样式，并受综合观念

的驱使而竭力吸收其他艺术的成分”。［1］汲取各流

派之长而渐趋融合，也是喜剧小品总的发展趋势。

从艺术体裁的角度来看，电视喜剧小品总体是由戏

剧小品嫁接姐妹艺术融合发展而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以话剧喜剧

小品为主，由哑剧小品蹒跚起步，穿插戏曲小

品。哑剧如首届春晚的《吃鸡》《弹钢琴》

（1983）、《电视纠纷》《沐浴》（1984）等。

话剧小品如《吃面条》（1984）、《拍电影》

（1985）。1987年戏曲小品《孙二娘开店》首登

春晚舞台，1988年陈佩斯携小香玉将一出豫剧小

品《狗娃与黑妞》搬上春晚舞台，同年的《清官

难断家务事》由豫剧丑角大师牛得草和誉满艺坛

的朱世慧两大丑星同台共演糊涂官共判夫妻糊涂

案，令人大开眼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喜剧小品不断进

行形式创新，不再满足单纯的话剧式叙事，而是

在重视作品主题与内容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灵

巧性与开放性的特点，积极借鉴和吸纳话剧之外

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开始快速走向

形式自觉，走向了混合化和多样化。小品融合相

声、歌舞、魔术、杂技、二人转等多种姐妹艺术，

开创了电视喜剧小品新形式。歌舞小品如《如此

包装》（1995）、《打工奇遇》（1996）、《红高

粱模特队》（1997）、《过河》（1996年）；魔

术小品《大变活人》（1994）、《人体复印机》

（1994），还有与体操、杂技组合的小品，如《宇

宙体操选拔赛》（1997）。并出现了第一个套用当

红电视访谈类节目而创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

天》（1999），开拓了喜剧小品结构新类型。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电视喜剧小品仍然在尝

试与其他文艺形式结合。如加大对相声艺术的吸

［1］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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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改造，在演绎故事中大量借鉴相声语言诙

谐幽默的制笑技巧，以冯巩为代表的相声演员创

作了不少相声小品，如《得寸进尺》（2001）、

《公交协奏曲》（2008）、《暖冬》（2009）、

《不能让他走》（2010）、《还钱》（2011）

等。还有“小品+栏目”的错位组合，《智力闯

关》（2002）、《明日之星》（2005）、《说事

儿》（2006）等。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央视春晚小品

更多着眼于内容主旨的挖掘，形式创新明显不

足。而央视综艺类节目首开“即兴喜剧”之先

河。其他各省市卫视的喜剧真人秀舞台上，喜

剧小品在类型杂糅上创意无限。如出现了不同于

哑剧小品的注重故事完整性和内涵丰富性的默剧

小品。如辽宁民间艺术团表演的《人生》，几根

香蕉、几颗樱桃，简简单单的道具，不着一语不

吐一字，却演绎了一对男女从少年到青年，从成

婚、生子到耄耋老人的一生，寓意深刻，催人泪

目。开心麻花表演的《小偷在哪儿》上演了一辆

载有11位乘客的公交车上，见义勇为却孤立无援

的“好人”抓小偷的一幕。笑中带泪，发人深

思。还有科幻剧、神话剧等。

四、电视喜剧小品美学样态 

（表现手法）的演进

滑稽、机智、幽默、讽刺、荒诞等既是美学

概念，也是喜剧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手法。由滑稽经

幽默到讽刺到荒诞，可以看作喜剧性审美的逻辑演

进。追溯喜剧小品的发展历史，其审美形态亦追随

历史进程经历了盛衰兴替的变化过程，在不同的发

展时期展示发挥自身的价值性能，由此构建了喜剧

小品世界的多种价值功能及其整个价值系统。

早期喜剧小品多属于滑稽小品，其最大特色

就是视觉观赏性强，以丰富多彩的戏剧动作、体

态语摄人眼球。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喜剧小品

多采用寓言化、漫画化的表现手法，主要以放大

人物缺点、夸大人物个性来塑造喜剧形象。不论

从表现手法还是美学样式来看，主要涉及的是滑

稽范畴。王景愚、严顺开、游本昌表演的哑剧小

品自不必说，陈佩斯、朱时茂的有声小品，也是

以滑稽感十足的形体喜剧为主。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的喜剧小品自觉承担起社会讽喻功能，

不再局限于对社会和他人“无伤”的形体滑稽

表演，从喜剧表现手法来看转向以幽默和讽刺为

主，幽默中有讽刺、讽刺中蕴含着幽默，通过种

种“不协调”的喜剧外观，揭示出社会快速发展

与转型中滋生的种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涌现

出一批优秀作品。如《产房门前》《英雄母亲的

一天》《张三其人》《打扑克》《如此包装》

《打工奇遇》《牛大叔提干》《三鞭子》《拜

年》等，通过嘲弄落后观念、不道德的人和事来

抨击社会现象，以多棱镜的喜剧视角，透视林林

总总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小品虽有批判谴

责，但往往点到为止，大多温和，所以我们称之

为“玫瑰似的幽默”或“玫瑰似的讽刺”。

进入21世纪以后，娱乐文化快速兴起，感官

愉悦成了大众的审美趋势，喜剧小品走上了与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幽默讽刺小品不同的游戏化道

路，讽喻功能逐渐减弱，其在小品中的主导地位

逐步让位于机智戏谑等其他喜剧形态。无论是最

具代表性的“忽悠三部曲”，还是“白云黑土”

系列，往往将对话形式本身作为明显的游戏规

则，对话双方展开激烈的语言竞争，于是“机

智”成为制造喜剧冲突和笑料的主要表现手段，

“以智取胜”的“狡黠”便成为该阶段小品的标

配。因此这一时期的喜剧小品以娱乐性而非意义

教化为目的，缺少对社会道义的关注和担当。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玫瑰似”讽刺的和风

细雨、含蓄温和，近年来央视春晚的喜剧小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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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暴雨、直露劲爆。尤其是关涉领导干部作风

问题的政治题材小品，在笑声中不仅有鄙视与憎

恶，并常含愤怒的呼号，是名副其实的“嬉笑怒

骂”，风格稍近晚清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

藏锋”。虽然讽刺力度加大了，但由于一些政治

口号的生硬植入，表演用力过猛，导致部分作品

的宣教色彩过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喜剧的娱

乐和教化功能。

而荒诞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是21世纪以后才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喜剧小品中。创作主体以特

殊的反常情感、意念为基础，以非现实生活的

形态揭示嘲弄现实生活的内在荒诞性。如《策

划》（2007）、《落叶归根》（2011年央视第八

届CCTV小品大赛获奖作品）等。如果说这种荒

诞形态的小品在春晚和电视大赛中还不多见，那

么在喜剧真人秀的舞台上则频频亮相。《末日

危情》（浙江卫视《中国喜剧星》）、《感染

者》（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都是将叙事

背景设置到了末日边缘，市民们被一种奇怪病毒

感染，变得痴呆且极具攻击性。在这个荒诞的背

景下，小品去追问人的良知，抨击当今社会的不

良现象。《一念天堂》则打破了传统小品在同一

空间按照时间顺序结构剧情的叙述方式，把主人

公小偷生前与死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发生的事

情组合在一起，让天使与阎王对照其生前的表现

做出或升天堂或下地狱的裁决。这些喜剧小品，

对包含悲剧因素的事物作有意识的理性倒错或扭

曲，荒诞可笑的表象之下，蕴含了生命不能承受

之重。正如喜剧美学学者苏晖所说：“现代喜剧

打破了悲与喜的情感界限，以悲为喜、以喜当

悲，消解了悲与喜各自的情感特征，使其对立面

相互转化、彼此同一、互为表里。”［1］诚然，

随着喜剧小品的发展，喜剧性和悲剧性的界限已

经不像传统小品那般分明，其界限完全被打破。

打破艺术壁垒何止在悲剧与喜剧之间。近些

年来，受西方好莱坞大片、现代网络小说、元戏剧

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喜剧的创作者们不断打破

由时间造成的“新旧”艺术间的对立局面，消除不

同艺术属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多地通过象征、隐

喻、科幻等写意化表现手法去反映现实世界和人物

的精神世界。央视春晚也上演了穿越剧，如《今天

的幸福1》（2012），而电视喜剧真人秀舞台更是

喜剧的化学实验室，引领喜剧小品的新潮流。如战

争片《热带惊雷》的黑色幽默、西部片《赏金猎人

1、2》的慢动作模拟及黑幕喜剧风格、人工智能片

《机械公敌》的科幻表演等。在这里，“元戏剧”

表现法、情景重现法、时空穿越法、魔幻表演法，

各种表现手法花样翻新，与滑稽、讽刺、幽默、机

智、荒诞等喜剧美学样式交融并济，使喜剧小品突

破了传统模式，呈现出更为复合杂糅、新奇怪异，

甚至不可名状的美学韵致。

是“忧”是“喜”？是“危”是“机”？中国

电视喜剧小品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面对电视媒介

式微和越来越年轻化的审美受众，电视喜剧小品将

如何契合国家文艺政策导向和融媒体发展现状，如

何在秉持固有艺术属性前提下进一步融合发展，在

形式与内容之间、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点？六十年来喜剧小品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把握

时代脉搏，站稳人民立场，迎接技术变革，坚持改

革导向，这是喜剧小品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1

年）基金项目“电视真人秀视域下喜剧小品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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